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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艳莉/文

再次走近曾经的世博会中国馆，这里已没有当
年的喧嚣，这座国家盛典中的标志性建筑已进入日
常，进入静美。
还是那一抹灿烂热烈的中国红，还是那一顶堂

皇宏伟的“东方之冠”，但一切都已不同。如今，
它的日常与静美属于艺术，这是最好的安排。
2012年10月1日，中华艺术宫正式开馆，世博会
中国馆实现了华丽转身。
身处上海，却以“中华”冠名，艺术宫的地位

不言而喻。中华艺术宫的前身为上海美术馆。从浦
西的上海美术馆到浦东的中华艺术宫，展览面积从
0.6万平方米到6.4万平方米，这一“脱胎换骨”，
可说是上海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中国馆改造成
艺术宫，在规模和配置上接近国际著名艺术博物馆
的水平。随着一系列国宝级珍品的露面，人们更是
真切地感受到了上海的艺术容纳力与成就。
艺术宫充足的空间给了馆内陈列与展览更多的

可能。谋篇布局有了更自由、更独特的处理方式，
而一些通常难以安置的艺术“巨制”或“异制”也
可以得到完美呈现。27个展厅就像27张巨幅画
纸，描摹出如春林般美好而丰盛的艺术画卷。艺术

宫的展厅主要位于0米层、5米层、33米层、41
米层和49米层，游客可以坐电梯上下楼，乘坐直
达升降电梯到49米层，然后从上往下依次参观，
是较好的选择。
在展厅间流连，沐浴着艺术的历史温度和当

代活力，只有“震撼”两个字可以形容。对普通
观众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是位于49米层的多媒体
版 《清明上河图》。自世博会闭幕后，多媒体版
《清明上河图》就永久落户于这里，原本静态的画
面，居然“动”了起来。长达128米，高达6.5
米，将原作放大近30倍的活动画面分为白天与夜
晚，日夜循环轮播，下方营造出一条波光粼粼的虚
拟汴河，与长卷互为启合。画中的每个人、每件物
都被赋予了生命，人们在谈笑、在行路、在玩耍、
在生活；水在流、船在摇、马在走，驼队在有条不
紊地穿过⋯⋯这已经不是在看一幅画，而是
在看一部演绎大宋盛世繁华的电影。传统美
术与现代技术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让人惊
艳不已。
艺术宫的常设展览有“海上明月共潮

生”“江山如此多娇——中国艺术的文心与

诗意”“上海历史文脉美术创作工程成果展”“名家
艺术陈列专馆”等，凝聚着中国美术的精粹，展现
了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史的辉煌。上海作
为中国最重要的开放城市，海内外重要的美术家几
乎都与这座城市有关，他们留下的许多作品既是中
国文化生生不息的印证，更是东方审美独特价值的
呈现。
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心仪的作品，就拿我

自己来说，吴冠中是我喜爱的画家，当我在馆中看
到众多他的作品，以巧妙的点、线、
面，炉火纯青地塑造出一幅幅美景，东
西画风浑然一体，不由击节赞叹。吴冠
中是拍卖市场的宠儿，作品屡屡以千万
元乃至亿元成交，得一已不易，现在如
此多的作品荟萃一堂，殊为不易，从中

亦可窥得艺术宫的分量。
国画、油画、版画、书法、雕塑、装置艺

术⋯⋯艺术宫秉承着上海海纳百川的气质，向
世界开放着怀抱。异彩纷呈的艺术品汇聚在这
顶以大国崛起的姿态高高耸立的华冠中，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一座“全球华人
美术的雄伟殿堂”，正在诞生。

从“东方之冠”到艺术殿堂

黄小帅/文

渐渐地，缕缕炊烟将天空染成了烟青色，慢
慢隐入时间流逝的韵致。轻轻合上厚厚的书，独
坐窗前⋯⋯
静静地，如潭水般的夜空里，只见几颗可怜

巴巴的星星眨着眼睛。忽听得“砰”的一声，如
花开的曼妙，清水中便惊起点点银亮的涟漪——
烟花。一束束，相继在烟青色的大幕布上绽开，
由最初的一点亮光，冲上云霄，自由地向四周伸
开“七彩玫瑰”，闪着璀璨陆离的光芒。整片天
空和四周的空气都在为之喝彩，回荡着它的战
歌。
涟漪过后，潭水终会归为平静，烟花也如昙

花，是瞬灭的。偌大的云天里，终只留得大片烟
青的余烟，随风弥漫、四散。慢慢地，夜空依
旧，深邃安详，恬静隐耀。
忽然之间有点不适应这寂静，开始焦虑，四

处搜寻烟花的背影，却触不到，哪怕一丝痕迹。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
丧胡尘”⋯⋯回眸历史，多少次的风起云涌，多
少次的云卷云舒，三千赤壁，金戈铁马，都会归
为平静，化为历史风烟。
有何值得较真呢？何不放下功利，轻松生

活！
晋大司马陶侃之后——陶渊明，满腹经纶，

天性高雅。其志不在朝堂，但望着家徒四壁，为
供养家小，作别故土，踏上二十年的仕途生涯。
身居官场，站在满朝文武勾心斗角的风口浪尖，
面对昏暗的官场，三出三归。鄙弃钱财万贯，轻
视佳肴美人，望着君主的纸醉金迷，他终“不为
五斗米折腰”，高吟“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
心为刑役，奚惆怅而独悲？”的感慨，归居田
园，以山为钵，以水为盾，返璞归真。
竹篱密密，杨柳依依，烟云舒展，菊点宁

静。饮酒，吟诗，滚滚红尘的阵阵厮杀，只不过
是窗前的一阵风，一阵雨罢了。“世与我而相
遇”“门虽设而常矣”陶渊明找到了自己的生
活，在寂寞中守住了纯洁的灵魂。
曾看到这样一段话：“人的一生中，可贵是

勇于承受这世间最美的东西，如爱情、亲情、责
任等；可悲的是争抢着去承受不应承受的东西。
每当你往自己的篓子里多扔一块小石子，你的脊
背就不得不因此弯曲一次，最终篓子里的重量让
你只能匍匐于地，过完庸俗甚至可鄙的一生，私
欲就成了你唯一能写下的墓志铭。”人生充满了
劳绩，但人生不只有功利，还有诗和远方。诗和
远方是普通生活不灭的烟花，是夜深人静时依然
怦然绽放的温暖。
风捻着心事，烟花照亮了心间。也许你会觉

得我消极，但一切的功名利禄如烟花终会归于平
静，摆正三观，尽力而为便好，不必强求。活出
最好的自己。我的人生，不需要浩浩荡荡，也没
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伟大抱负，更
不需要“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
丰功伟绩。盼，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淡
然，慰藉我的灵魂！

功利尽落

东门渡/文

对台州的“北三县”，我尤爱到天台旅行。其
中，隋代古刹国清寺几乎是每回必到的。至于石
梁飞瀑，则是偶遇过两三回。
初访国清寺，我和同学结伴而去。那时，我

们正好游学台州府城临海，周末临时起意后直奔
天台。在国清寺里，我牢牢地记住了一句话“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深刻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态
度。“不求一时，放眼长远。”在漫漫人生路途
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数不胜数，不必心怀执念。
可能是物极必反，我现在信奉的是：“人生得

意须尽欢！”有空的时候，就携妻带子自驾游，一
路散心。最近这次春游天台山，行程紧张，来去
匆匆，无暇拜访国清寺。但在我的心里，还是勾
起一段无法忘怀的红尘往事，那位年少时初识的
天台姑娘不由得浮上心头。
春意浓浓的回忆片段，犹如一枕“黄粱美

梦”！故事刚起了个头，就戛然而止。冬日里，我
与陌生姑娘初次约会。当时，姑娘爽快地答应，
陪我登“江南八达岭”台州府城。欣喜的我不记
得当天有没有刺骨寒风扑面，只记住了那一股喜
悦的温情暖意。本以为这是个好开端，意想不到
的是，一次不经意间的牵手，竟打碎了梦想中的
美好印象，最后竟成了一个“无言的结局”。这容
貌如花的姑娘，伸出的玉手却长满了触目惊心的
冻疮。
从此以后，我总会告诫自己，这期望值不能

太高，免得到时候失望更强烈。
时间流逝，物是人非！天台国清寺的春意，

已经长留在心底。偶尔抽空，我会自驾车前去探

望隋梅。就个人而言，我的梦想略有小成，随遇
而安。就家庭而言，我儿女成双，称得上圆满。
就工作而言，70后的我虽已年龄奔五，仍忘不了
那份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秉持“士为知己者
死”的原则，继续奋力前行中。
期待来年春天，再度梦游天台国清寺吧。

天台国清寺梦春

朱晓旭/文

谁能舍得生命的滋养，谁能放下陪伴的亲
情？放弃对生之美好的期盼，独自上路奔赴死亡
的彼岸？死亡，是每一个人都绕不开的话题。人
类学家认为，“死亡并不是结束了一个可见的肉
体生命，同时也破坏了根植于生物人之上的社会
人，而社会人恰恰又被集体意识赋予了伟大的尊
严和重要性。”死亡是我们的宿命，它总会在某
一天来临，我们总是对死亡抱着恐惧的心理，我
们害怕无法优雅地和亲人告别，和这个世界说声
“我曾经来过”！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解救过很
多病人，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然而，总

有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也无力回天的生命，看到
临终的病人经历种种痛苦，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安
抚这一个个面临死亡时不安的灵魂？
我，是一名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接触了太多

重症病人。那位母亲，才 35岁，被确诊肺癌晚
期，确诊之日，也刚好是因肺癌去世父亲的祭日。
生命，该如何去承受？她把余日交付给了医

护人员，为了多点时日看看年幼的儿女，看看自
己的爱人。每天承受着癌痛的折磨，她说，她害
怕浑身插满了管子，害怕在最后的阶段，无法和
自己的至亲再多说几句，再多看几眼！最后，她
走了，拒绝气管插管，拒绝抢救，拒绝了毫无知
觉的生存。
放弃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死亡，并不是医学

的无能，而是对生命进程的尊重。生死学大师库
伯勒·罗斯曾领悟：“每个人或早或晚都要死亡，
它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共同点，它也很有可能是
医学中最大的不解之谜。同时也是不可触犯的禁
忌。”
斗不过生死，斗不过自然规律，感情不是拿

得起就必须放得下。那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
爱。老爷子安慰着病床上患有呼吸衰竭的老伴，
不要放弃。他说他害怕从此以后他的生活中没有
拌嘴的人，他害怕自己一个人，他说他舍不得，
他放不下！老太太言语含糊，老爷子趴在老太太
的耳边仔细听着，泪眼婆娑地和我说：“护士，
我们想回家了!”我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我不知
道老太太和老爷子说了什么，或许是哀求老伴容
许她自私地先离开这个世界，或许她是在作最后
的告别。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这对老夫妇，我不
敢出声，哪怕很轻声的一句“好的”都会打破这
个冰冷的沉静。

如果说在等待死亡到来之时，做好了漫长的准
备，死亡本身或许减少了很大一部分的痛苦，那么
突如其来的死亡呢？就像是在至高点突然下滑，这
个时候的死亡，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突如其来
的灭顶之灾，而我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还记得那天，我参与了一场重大事故的抢救

工作。第一次面对那么多的死者，凝重的气氛容
不得悲哀，必须全身心投入战斗。门内是医护人
员的积极抢救，门外是家属的悲痛欲绝，一门之
隔，仿佛是整个世纪。那一刻，我们不知道如何
去安慰每一位逝者家属，我们没办法用一句：
“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去安慰他们，让他们从
容地接受这一噩耗。
见证了太多生命的离去，我想，死亡是不是

为了让生者更好地活着？那些理由不仅仅是在生
命的尽头或者是生命衰弱的时候才变得重要，而
是在生命过程中都是重要的。当独立、自理生活
不能再维持时，当生命临近终点时，当我们不能
承受离别之痛时，当无奈被迫放手时，我们应该
怎样去和生命作最好的告别，应该如何做好抵达
生命终点前最好的准备？作为医务工作者，面临
患者对生命的渴望而无可奈何时，面临家属对患
者的离去万般无奈时，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过渡
者？面临生命最后的岁月，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死亡是冰冷的，但是生命是有人性的，人性

是有温暖的。因为疾病，因为病痛，人性的情感
才会更加紧密；因为悲伤，因为曾经痛过，心灵
才会得以更加丰盈；而恰恰就是因为死亡，所以
生命才弥足珍贵!
我们尊重生命，才会在死亡之际，要做最好

的告别！

不惑/文

又埋头奋斗了一个星期，《清江月》的稿子终
于定下来了。与此同时，木棉的汤药也可以不必再
喝了。
由于平时课业繁忙没时间去复查，星期六下

午，木棉便去了一趟医院，白慧红坚持陪着她。医
生告诉她手腕的伤处恢复得很好，石膏可以拆除，
不过还需要护理两个月。医生简单交代了一下注意
事项，比如接下来较长时间里不可以提拎重物，不

可以做用力拉伸的动作等等。
出了医院，木棉高兴得都要欢呼了。除了拆掉

石膏的手腕和手臂起皱、发白让她觉得碍眼，她的
心情好得简直可以跟着白云在天上飘了。
一回到出租房，她就立马痛痛快快地洗了个

澡，从头到脚。然后，她换上一条白色的连衣裙，
自然披散着刚洗过还微微滴着水、散发着茉莉花香
的头发，拿上一把遮阳伞，就哼着歌曲像百灵鸟一
样飞出了门。
她先去“沈记糕饼店”，因为那里有梅芳最爱

吃的油炸麻花。别说整条街，就是整个清江镇，
“沈记糕饼店”的糕点都是最有名的。那里平时就
生意红火，逢年过节，客人就须得排队了。
木棉耐心等了一会，称了两斤油炸麻花，然后

直奔三爷发廊。
见到木棉的一刹那，三爷眼睛里闪过一抹惊艳

的亮光。
或许一个月都不曾参加户外运动的缘故罢，木

棉明显白了，脸也红晕丰润了许多。加上她披散在
肩上的黑黝黝、油亮亮的头发，以及一袭白裙，她
就这么撑着浅紫色的伞站在门外，怎么看都像是一
幅画。
“梅芳呢？”木棉很自然地问道。
三爷神情滞了一滞，未及回答，边上一个理发

师嘴快：“梅芳五天前⋯⋯”
三爷立刻用眼神制止了他，然后三爷慢条斯理

地接着往下说：“五天前，梅芳去上海找她妈妈
了，说是去那里住一段时间。”
木棉眼睛里的光亮暗淡了一些，继而又抬头盯

着三爷问：“那她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
三爷看着木棉急切的眼神，有些不忍。他缓缓

地说：“也许很快，也许⋯⋯久一些。”
木棉对于这样的答案很不满意，但是又无可奈

何。她在那里呆呆地站了几分钟，叹了口气，说：
“这是梅芳喜欢吃的，反正她也不在，就给你吧！”
然后把那包油麻花递给三爷，转身准备离开。
“吃了饭再走吧，都傍晚了！”三爷拉住她的手
臂。

正是那条受过伤的手臂，木棉下意识地“嘶”
了一声，皱了皱眉。
三爷立时松手，着急地问：“没事吧？”
木棉摇了摇头，说：“我想去梅芳房间坐一会

儿，我想她了！”
三爷迟疑着，但看着木棉哀求的表情，他还是

点了点头，把钥匙给了她。继而又有点担心，便随
着木棉一起上了楼。
屋内几乎空无一物。一个只是去妈妈那里住几

天的人是不可能带走所有行李的，木棉心底突然升
起一个不祥的念头，她警觉地回头看着三爷，有点
愠怒：“你骗我！”
“她确实五天前走的！走的时候没告诉任何
人！”三爷的声音有点低沉。
“是你赶她走的是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她！”木
棉的情绪有点失控。
三爷闭着嘴站在那里，没有作任何解释。他看

着木棉爬满泪水的脸，想帮她拭去，但又觉得很遥
远。他的心又突然莫名地刺痛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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